
□李广凤

一

因沙而得名的南沙梁
风沙起时，如一头发疯的豹子
在房前屋后乱撞

遗弃的村庄，裸露着曾经的屋脊
就在这样的遗址上
如今百万亩樟子，铺开了望不尽的

视线
沙尘的金钱豹，臣服在一片绿树成

荫里
从此在草原深处，我熟悉了一个

词汇
叫做“治沙止漠”！

二

塞北草原，每到春季的风沙
就像十万头骆驼，发出低低的嘶吼
黄苍苍的面孔，从灰色的柠条间穿

过

因为太熟悉，已懒于抱怨的人们
怀抱一棵又一棵小树苗
像呵护自己的孩子，在田间地头
在山坡，在低洼
在育苗基地，到处都留下
植树人的身影

三

那些圆圆的滚珠
缠着抗寒的樟子松
弹拨着所有人的心弦

漫卷的黄沙与树木
各自咬紧牙关
打响残酷的拉锯战
当胜利的一方，终于把绿荫高高

举起
自然之母，又还给了我们
干净的蓝天，白云，和草原的辽阔
而无情的风沙，则止于一只铁锹，

一副镐头
和无数双勤劳，不知疲倦的手——
你看，今天的多伦诺尔
已被青山绿水环绕

远去的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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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善景

我居住的地方，说是小区，不如说是
小院。前边的楼邻街，常住的有五六户，
后边的楼靠涧河，常住的不过七八家。
院小，人少，左邻右舍虽然不一定知

道姓啥叫啥，但也彼此熟悉。见面时，都
相互“吃了吗？”“忙着呢！”地打招呼。有
时也会坐在小区门口扯闲篇，扯着扯着，
就扯到了一些人，一些事。
邻街四楼住的两口子都已退休。女

的平时挺闲，接接孙子做做饭，男的却是
退而不闲。每天开着一辆黄色的三轮洒
水车，吃过早饭上街，中午饭点回来，吃
过饭，就又匆匆上街。有次在小区门口
和他老伴儿闲聊时才知道，他退休后歇
不住，就找了份冲刷大街人行道的活
儿。这活儿没有固定的工作位置，每天
八点前要赶到统一集合点领任务，然后
到指定的街道冲刷，不到一个小时拉一
次水，一天要拉十来次。问及每月工资
有多少，他老伴儿笑了：“老申说自己是
党员，不能讲价钱，反正退了没事做怪无
聊的，上街做做清洁，还解解心焦⋯⋯”
也就是那天，我才知道他姓申。
有天上午十点多，我从外边走进小

区，看见老申拿着板子、木挫和螺丝刀，
蹲在三轮车边在忙活。问他在干啥，他
说车内胎扎烂了，补补。我觉得奇怪，车
是公家的，坏了不报销修理费？老申笑
着跟我说：“咱家里啥工具都有，动动手
花不了几个钱，能省就省点。”
二楼老杜哥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我

看来，从金融部门退休的老杜哥日子最
惬意，接送孙女时，开上电三轮，不接送
孙女时，要么骑着自行车，上街转悠着
玩，要么开着电三轮，拉着老杜嫂去河边
转。老杜哥为人热情，见人都笑，还十分
乐观，我不止一次听见他吹口哨，虽然听

不懂他吹的是戏还是歌，但却能感受到
他的快乐。可没想到，我心目中与“老顽
童”画等号的老杜哥，却在春节期间，搬
了一张桌子，戴上红袖章，坐在小区门
口，正经八百地当起了疫情防控值勤员。
桌子上放有登记本、消毒液、保温

计。对进出小区的人员，老杜哥都一一
登记，并给他们消毒、测体温。没戴口
罩，不好意思，本小区谢绝进入。看着他
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忍不住打
趣他“像那么回事儿！”，他却一脸正经：
“弄啥说啥，我要不认真，就是对咱大家
的不负责，更对不住‘老党员’这仨字！”
后边楼上年前新搬来一对夫妇，到

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却已经“很
熟悉”了。一是知道他们跟我是一个乡
镇的，是老乡；二是两口子都穿着环卫
服，负责我们小区边那段路的环境卫
生。每天上下班，我总能看见他们忙碌
的身影。街道两边，一边一人，拿着工
具，来回巡视着清扫垃圾。我们小区的
卫生是不归他们负责的，可我多次看见
他们清扫小区里的垃圾，“住在这里，看
见垃圾不捎出去，心里不舒服。”
直到有天，我又和几位邻居扯闲篇

时才知道，这两口子以前在老家村里都
是党员干部。儿子在城里上班，想让他
们来城享福，说了多次才进城，却偏又闲
不住。儿子没法子，只好顺了他们的意，
还租了房，让他们住在离干活近的地方。
其实，在我们身边，类似的人有很

多。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做着普普
通通的事，如果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他们
还有一个身份叫党员。行文至此，我好
想对这些人说句话：你们虽然普通，但却
令我敬佩！

敬佩普通的你们

□清明

之一
站在巍巍青山上，让思绪掠过一百

载春秋。
一群热血青年志士，把追寻的目光

凝注红色的秦岭圣地，思想走进《向导》
《犁头》的红色扉页。带着坚定的信仰，
星夜穿行在大青山山麓。
一排排土窑洞，一间间茅草庵，塞外小

延安与陕北的大延安遥相呼应。高高井岗，
巍巍太行，墨墨青山，革命的火种穿山越岭。
阴山下，敕勒川，到处旌旗猎猎，把

一部民族抗战史诗，演绎的惊心动魄，气
贯长虹！

之二
疾驰的马蹄，擂响敕勒川的苍茫。

凝思的眉头锁紧红色的希望，在北方高
原的草地刻印下了“第一印象”。
阴山下，走来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

闯过旗下营与三道营的关隘封锁，跨过
夜幕下的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腹地，完
成了与蒙汉人民抗日武装的伟大会合。
大特山、苏安盖、蛮汗山的山谷闯出

了大青山骑兵支队、蒙汉抗日游击队、萨
县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抗日游击队。
既隐蔽，又无处不在活跃。
既低沉，却在星夜里托举昂扬。
坚韧的信念，在苦难中挺起山一般

的脊梁。
大青山八大高峰延绵向东，铸就一

道不可逾越的抗战屏障。
五大沟纵横穿插，得胜沟长流不断

的河流，滋润着革命的青春蓬勃蔓延。
攻克乌兰花、激战马场梁、伏击蜈蚣

坝、保卫井尔沟、血溅韩庆坝⋯⋯
流血、牺牲、奋斗、崛起，血沃青山埋

忠骨。
镰刀、斧头、五星、红旗，割开了羁绊，

砸碎了桎梏，照耀了黎明，指明了方向。
之三

天似穹庐，笼罩四野！
英雄折腰，青山铭记！
黄花窝铺开满了战地黄花，年轻的

思想静静绽放。
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墓碑太少、

太少了，走遍青山处处，都有无数的无字
碑缅怀英灵。普普通通的张兰女在生死
关头站成了青山叠翠的美丽；白生宝月夜
送石磨盘，磨合一曲拥军拥政的英雄绝
唱；烈士墓碑上镌刻的“二丑子”，让所有
瞻仰的目光有了高度。更有成成中学莘
莘学子，前赴后继，血沃青山。
各路英豪，戎马青山。
就是这个传奇，生动了世界，至今风流！

之四
世界不沉默！
中国更不沉默！
北疆边陲更不沉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一股强劲的春风，草原各族人民石
榴花一样团结守望。奋发蒙古马精神，
涤荡岁月尘埃，开辟不朽纪元。
两千四百万内蒙古人民再一次用奋

争的汗水洗濯出民族的亮度。一百一十
八万平方公里的苍茫草原上，到处张扬
日新月异的蓬勃。用创新的思想书写出
时代的精湛，大展浩气雄风。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继往开来，中国

共产党把为人民谋利的思路开拓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鞠躬民生，共铸辉
煌中国梦。反贪拒腐，强固中流砥柱。
北方亮丽风景线的图画已经定格！
丝绸之路振兴崛起的抉择不再疑惑！
一个丰稔收获的季节已经来临！

血沃青山铸英魂（组章）

□张永波

二十世纪初，英国冒险家克拉
克拍摄过反映华北地区民众生存状
态的照片，官僚富绅，贩夫走卒，耕
农渔夫，金莲村妇，牧叟田娃。我关
注的是人物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
窗口，很失望，除了浑沌、麻木与浑
噩，未看到令我振奋的任何讯息。
那不是老僧禅定的眼神，禅定者是
充满智慧的；那不是好奇者的眼神，
好奇者是生龙活虎的；那不是狡黠
者的眼神，狡黠者是活灵活现的；那
不是贪婪者的眼神，贪婪者是饱含
饥渴的；那不是轻浮者的眼神，轻浮
者是双睛流萤的。这是一种分不清
甜与苦、分不清仙丹与毒药、分不清
酷冷与骄热的眼神，这是一种机械
而无聊的生命。我多少可以理解鲁
迅先生为何拿起了纸和笔，愤然弃
医从文，“精神唤醒”是二十世纪仁
人志士为旧中国开出的最好药方。
进入三十年代，枪炮的暴戾姿

态已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时期，亡
国亡族只在旦暮之间。那时，残酷
的现实是数十万东北军烟消云散，
看似能与江南抗衡的东北政权土崩
瓦解，燕山以东八十万平方公里土
地沦为人间地狱，日本铁蹄肆意蹂
躏着生命、肉体、意志和自由。侵略
者狂言，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
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希望了

吗？
如果还能找到一个支撑，那就

是五千年来的文明积淀。中华民族
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与创痛以及在苦
难中奋起和在创痛中疗愈的记忆是
任何国家——巴比伦王国、印度、埃
及、罗马帝国等等加在一起也难以
相比的。这个民族积蓄的能量辟如
码放起来的层层干柴，需要的只是一
个火点，哪怕是星星之火！这个火点
将来自哪里？答案是燕地！东北抗
日义勇军率先拿起大刀长矛以血肉
之躯撕扯着侵略者。当时隶属于热
河省建平县现在被区划为敖汉旗四
家子镇的一片荒原成为点燃干柴的
重要火点，瞬间爆发了让海内响起
“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的
战斗之音，这就是我们每天清晨能聆
听到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
韩愈曾言：“燕赵古称多感慨悲

歌之士”，《隋书》云：“自古言勇敢
者，皆出幽燕”。古老的燕地文化造
就了世代相传的燕地侠风。乐毅以
弹丸燕国连下齐国七十城，直插“巨
无霸”腹心；荆轲跨过刺骨的易水和
奔腾的黄河践行着“士”的诺言；张
飞在长坂坡上冲天一吼展现勇者的
无上刚烈；安禄山猝然间便将盛唐
推进了深渊；耶律阿保机依凭莽莽
燕山的威势和长川广漠的纵深与中
原分庭抗礼一百五十余年。任侠之
风在和平年代可能是“路见不平，拔
刀相助”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可能是
“流血五步，伏尸二人”的匹夫之勇，
而当山河破碎之际便转化为“九死
而尤未悔”的爱国主义情怀。因此，
这把拯救民族危亡的烈火在燕地点
燃便不足为奇了。
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临

时组织起来的草头将军们真正是以
卵击石。然而，明知结果却偏要忘
我一搏，这正是任侠之风的极端表
现，越是在没有前路的情况下倒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极为重要，
国家危亡需死士，这个民族需要一
次次看来无谓的碰撞与牺牲，便如
彼时刘凤梧部队所唱：“留着头颅有
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一旦蕴藏
在民众中的正能量被激发出来，这
个民族就将被唤醒！
我们还原义勇军训练时的场

景。
据史料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建

平县大约相当于三个敖汉旗大小，
而人口却只有二十余万，名副其实的
地广人稀。二月，正是春寒料峭之际，
天空因国破家亡而愈加低沉，刚下过
雪的四家子当更加萧瑟，一道道沟壑
像肋骨般紧锁着河谷与山峦，未经开
垦的大片荒地上摇曳着去年稀疏的衰
草，群群寒鸦忽起忽落地鸣叫着，将荒
原的气氛衬托得愈发肃杀。不耐寒冷
的南方文弱书生们颠簸在崎岖的山路
上，心情糟透了！
而此时，竟有若干头戴狗皮帽、

足蹬老棉鞋的汉子们催动跨下口吐
白气的战马，往来呼喝。那粗糙的
子弹袋虽松垂干瘪却决不是放羊汉
的烟荷包，那钢刀虽有斑驳铁锈却
决不是厅堂妇人的切菜工具，那战
阵虽参差不齐却足以摄人心魄，那
马蹄声虽杂沓纷乱却如渔阳鼙鼓般
发出死亡之音，那身躯虽强羸不均
却足以筑起一磊磊城墙。居高临下
视之，荒原上升腾起兵丁往来驰骋
的凛凛杀气，这是直面鲜血与死亡
前的一次忘我洗礼。
青年们的心灵刹那间被震撼

了，血液也又一次沸腾，点燃干柴的
正是那被称为“傻子歌”的《义勇军
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当亡
国奴的人！”如此低沉，有如被冰凌
压抑的河水，翻滚着，嘶吼着，冲破
那重围的炸裂感逡巡反复，地下宫
殿也仿佛震得动摇了！“家园毁，山
河破碎，民族危亡”，何其悲也！正
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
我何求”，此悲非林黛玉“明年葬侬
知是谁”式的因物伤己之悲，也非苏
东坡“事如春梦了无痕”式的慨叹生
命无常之悲，更非项羽“虞兮虞兮奈
若何”式的英雄气短之悲。这是面
对国破家亡时“余身之惮殃兮，恐皇
舆之败绩”的大悲壮。“携起手，肩并
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
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
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
进！向前进！杀！杀！杀！”，不用
形容词去修饰，因它不是靡靡之音，
不可宛转低回、一叹三咽，因它不是
桑中之曲，更不能浮浪轻佻，因它不
是处子之乐。“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这是强烈复仇欲望，这是“还我
河山”的大义声讨，这是“明犯强汉
者，虽远必诛”的必胜决心。不可遏
止的愤慨，炙人脸颊的复仇之火，战
斗的号角振振作响！
聂耳，这位天才的音乐家，他不

但长期行走于江湖之间，深刻体验
了社会底层的生活，更敢于走到枪
炮横飞的战斗第一线，他肉体上的
双耳和音乐上的“天耳通”立即感受
到了《义勇军誓词歌》里的力量，如
汹涌澎湃的江河上力挽狂澜的船
工，如穿行于茫茫林海中的伐木把
头，如暴风雪中裹衣而行的探险者，
他被震撼了，不可遏止的壮烈情感
融入其中。就这样，《义勇军进行
曲》得以近乎原汁原味的形式传唱

大江南北，隐匿于白山黑水里的“胡
子”们的良知被召回了，那些绰号至
今被人提起：宫傻子、双山、一只鸡、
天照应、小白龙、老栾等；敖汉的黄
土地上也走出了高举抗日义旗的贺
生、王允忠、支持抗战的爱国学儒张
履谦、反满抗日义士樊国珍、奔驰在
抗日前线的张钟秀、张汝诚将军；曾
经饱受诟病的地主老财们的仁心被
唤醒了，竟也挥金如土，将有限的财
力物力一捐而止；手无缚鸡之力的
书生们不甘示弱，东北大学、东北中
学成立了“华侨青年救护队”⋯⋯
与此同时，那些有血有肉有灵

魂有良知的艺术家们纷纷加入这场
精神大比拼之中，以萧军、萧红为首
的作家们成立《夜哨》《大北风》等报
纸杂志，与侵略者展开了精神搏
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
《王阿嫂之死》、金剑啸的长篇叙事
诗《兴安岭的风雪》无不为荒原之柴
增添更多的火种。
如果我们攀上一个足够高的

点，环顾燕大地，那些分布面积达二
十万平方公里，零星的、似乎只留下
蛛丝马迹的文化便编织出了巨大的
文明网络，秦砖汉瓦般泛出幽远的
光芒，迸发出黄钟大吕般动听的声
音，像女娲补天时的一道巨大柱子
支撑着中华民族：距今约八千年的
兴隆洼文化遗址；有距今约五千年
的红山文化遗址、兴隆沟遗址、有牛
河梁遗址、查海遗址；有距今约四千
年的夏家店文化遗址。燕山山脉与
千里平川所围起的这片土地，春天
弥漫着遮天蔽日的黄沙，冬季吹动
着摧枯拉朽的飒飒罡风，汉、楼烦、
林胡、契丹、蒙古、鞑靼、瓦剌、女真、
满、朝鲜等若干民族混杂相居，抢
掠、征战、杀伐、融合，写满了历史的
记忆，这对燕地生存之人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这不是玫瑰花和广玉兰
的理想生养之所。然而夏季阳光纯
洁的能量和充沛的雨水却让金秋的
粟、黍、大豆、高粱十分饱满，供养着
身体有了抵挡“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般恶劣环境的韧性，有了与野猪、豺
狼、外敌入侵时殊死搏斗的坚毅，有
了在灾难来临时岿然不动的耐力和
旦夕存亡的危机感，一天、一年、千
年以至于八千年，任性、执拗、勇猛、
剽悍的能量便一天天的积累，一年年
的沉淀，一代代的传承，当国家的上层
建筑轰然倒塌时，蕴寄在荒原上的能
量便开始以民众为载体启动他的重建
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首激励并
长期激励国人精神的歌曲产生，无论
是在敖汉的四家子、宁城的八里罕抑
或是朝阳的朱碌科、叶柏寿的昌隆、北
票的桃花吐、平泉的小寺沟，都是燕地
文化的回归使然。
如今，我们再次极目郊野，映入

眼帘的已不是棘草荆茅的荒原，经
纬交织的山田让仓廪厚实充盈，高
梁的红色似曾相识，或许那有伟大
的“热河之战”时鲜血的色彩；河谷
沟道不再瘦骨嶙峋，“山有桥树，溪
有荷华”的生态颇得复古之风；老鸦
的鸣叫不再撕心裂肺，倒是草窠里
的蟋蟀此唱彼和，格外悠扬，喝一声
“杀”，喝一声“前进”，对面传来的也
是连绵不绝的回响⋯⋯

荒原喝

□米丽宏

小时候，特喜欢《红星歌》：“红
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
代⋯⋯”我们哼着唱着，觉得自己好
威武、好神气。但“党”是谁？为什
么党会发光？这个遥远而模糊的问
题，真让人想不透。
上学后，从村人那儿得知我们

李老师是党员。党员嘛，就是党的
人。这一下，“党”的形象明朗了些。
李老师被村里人称为“党员秀

才”。不论谁家，写对联啊、红白喜
事记账啊，人们张口就是：“快去请
党员秀才来”。而在学校，李老师负
责着整个小学的日常运转。除了上
课，他还管伙食，点柴焰，烧开水，为
学生熥干粮，整天乐呵呵的，从不嫌
烦。有次，他弄来一根枣木杠，一有
空，就用砂纸打磨，磨得光溜溜的。
当我们猜测他是不是在做一支擀面
杖时，枣木杠已架在了校园两棵树
的丫杈间，原来是给我们练单杠的。
那时，教室四面透风，门窗摇摇晃晃，
冬天风一吹，我们个个被冻得瑟瑟发
抖。每年，都是老师从家里带来化肥
袋子，踩着梯子，糊了顶棚，堵了窟窿，
又给窗上钉了塑料布。
从他那，我们知道，党，是温暖

的，又叫人敬服的。

后来，看露天电影，看到电影中
的人说起“党”，是那么庄重而肃
穆。于是，内心深处，对党，又悄悄
生起一种仰望星辰般的神圣感。
随着年龄增长，对党的认识也

在深入。从课文《刘胡兰》，读到党
员的坚贞不屈；从《老山界》，学到党
员的乐观主义精神；从《七根火柴》，
见识了党员的无限忠诚⋯⋯
初中时，学《飞夺泸定桥》一文，老

师为我们穿插了一个题外话——刘志
丹的故事。他讲，刘志丹长得秀气俊
朗，却叱咤陕甘，令敌人闻风丧胆。他
每到一个村庄，都要先摸排村里情
况。比如，人家多少户，房子多少间，
锅灶多少口，大炕多少铺⋯⋯信手拈
来，如数家珍。有人不信，暗暗去
数，结果一毫不差。老师说，看看，
这些革命家，可不是只靠猛冲莽撞，
他们是靠智慧打天下。
原来，党，就是这样一群人——以

血肉之躯走在前面引领人民追求幸
福，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送
给百姓，把一个坚定的信仰种植在人
心里，并帮他在革命中百炼成钢。
多年后，我也成了一名共产党

员。记得有人问我：“三十了还入
党，你想图啥？”我摇摇头，我并没有
抱持什么图实惠的目的。我只是尊
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也想树立一个
信仰。一个人有了信仰，才会内心
安宁，充满正义，邪气不侵。

而这样的人，散发的总是正能
量。正能量，有着阳光的质地。生
活里，最不能缺的就是阳光。
我读过一本名曰《向中国共产

党学习》的书，它让我的许多困惑豁
然开朗。比如，我曾经不理解：那些
早期的党员，并不是穷人，他们有的
衣食无忧，有的是海归的高知，有的
身居高位，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心
甘情愿抛弃一切干革命？
而中国近代史上政党林立，北

洋军阀、封建复辟、辛亥革命，走马
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什么最
终走到历史舞台中央的却是没有任
何背景、没有任何资产的共产党？
答案，是两个字：信仰。
是的，坚定的信仰，支撑着一个

政党，在危机中寻得机会，在逆境中
扭转乾坤。曾经二万五千里长征，
爬雪山、过草地，前有堵截，后有尾
追，空中有轰炸，他们靠着信仰，靠
着坚忍不拔的意志、愈挫愈勇的耐
力、绝处逢生的谋略，一步步走出险
境，最终获得无限美好的江山。
我们个人，若果拥有这样的信

仰，也定会为人生注入积极的力
量。那种内在支撑，会帮你寻到人
生的真义。

只为心底那纯真的信仰

私语茶舍

散文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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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青摄

塞外诗境

□陈小秋

犁杖还是当年的犁杖
锄头锈迹斑斑，锈蚀了多少岁月
磨掉了几多时光
大山里的寂静
巴拉格歹乡
曾，融满了红彤彤的信仰
那山村的枪声，穿越70余载
仿佛每到深夜，还会有闪烁的星星
被冷枪射中，仿佛八路军与反动武装
还会随时有场生死鏖战
上炕盘腿坐坐吧，炕席花不硬
洋油灯在炕桌上忽明忽暗
农友们还围着宋振庭、蒋弼仁商量

土改
蛤蟆头一根接一根燃烧策略
问一声：谁还敢打冷枪，谁还敢再叛变
舔破窗纸往外看，曙光爬上了山顶
草原东部区第一个村级党支部
终于在一家家农户的星星之火中
喷薄出自由幸福的燎原

另一种渴求

嘘——请保持安静
悄悄地，咱不惊扰羊们吃草
也不让专注的马们
突然抬头、张望⋯⋯
乌兰毛都草原
嫩绿的地毯，恰似
波涌的绿浪，一个个山头地追
天空时不时飞来鹰点缀
我在想，究竟哪一处山后有长调
哪一处是我，打滚的地方
能不能卷一小片地毯
拿家去，铺在客厅
草和水的芳香
弥漫成夏日的常态
让城里来的鼻翼，噏动中
陷入另一种渴求
对对，去借神仙的宝葫芦
把这香气吸到城里
吸到我的书房
乌兰毛都
我想成为你的牛羊

煤油灯里的曙光（外一首）
——观内蒙古东部区第一个农村
红色党支部旧址

且听风吟


